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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骝踏浪兴邦业 玉驷腾云固国基

作者 黄文泉

流光溢彩里的荆与楚流光溢彩里的荆与楚
□ 张卫平

年味荆州

一江月鉴千年史，楚简解谜，灯火长明观嬗变；
万盏灯辉全域春，荆风话俗，笙歌永夜庆升平。
当长江水裹挟着巴山的雪意，流过荆州古

城时，月光灿烂着马年第一个月圆之夜。自汉
文帝将“元宵”定为佳节，荆州的元宵灯事便与
历史一同亮起。从汉代宫苑的初燃星火，到隋
唐金箔“鱼形灯”的华彩，再到明清市井“走马
灯”里流转的三国故事，这里的每一盏花灯，都
在述说“一城灯火二千年”的风俗与传奇……

“元夕群龙漫汗游，一年初见月当头。插身
人海聊容与，只是常鳞凡介俦。”清代荆州诗人雷
昌的《灯市》诗，总在每年正月十五这天，被荆州
人忆起。清代沙市的元宵夜景，正是这座古城延
续两千余年的灯事记忆。荆州的灯，亮得比许多
地方要早。荆州民俗学者，曾从故纸堆里钩沉出

“早在汉代，荆州就有了灯事活动”的记载。那
时，元宵节刚刚被汉文帝定为节日的年代。到了
隋唐五代，荆州的灯艺已自成一体，“出现了各种
制作精巧、独具匠心的花灯，其中镂刻金箔的‘鱼
形灯’，更引人注目”。那金箔上的游鱼，在烛火
中仿佛真的会摆动尾巴，让人想起云梦泽的浩渺
与长江的奔腾。这种将地域风物融入灯艺的传
统，一直流淌在荆州灯火血脉中。荆州花灯好，
在于雅俗各得其妙。雅者如多角宫灯，“用木料
制作，做工精细，雕花翘角，外罩薄纱”，灯影幢幢
间，似有楚宫旧梦；巧者如走马灯，“纸糊篾扎，用
烛火驱动纸质转轮”，热气蒸腾里，周而复始地上
演着三国故事或屈原行吟。然而，最见荆州人间
烟火的，还是那些土生土长的灯了。

于是，我们在《沙市市志》里看到，旧时的花
灯“式样繁多”，从象征吉祥的“龙灯、风灯、鲤鱼
灯”，到充满故事趣味的“姜太公钓鱼灯”“刘海
戏金蟾灯”，再到动态精巧的“走马灯”。这些

“集书画、编扎、雕刻、刺绣、剪纸、裱糊于一身的
花灯”，已然超越了照明器具的范畴，成为“一种
雅俗共赏而独特的综合艺术”。就连江汉平原
沃土长出的红皮萝卜，也在巧妇手中，化俗为
奇。当烛火在空心红萝卜里点燃时，寻常的菜
蔬，瞬间就脱胎换骨，“通红剔透，分外玲珑好
看”。这哪里是一盏灯？分明是楚人将日常生
计点化成艺术的智慧。孩童们最爱的，是“灯下
装有两个滚轮”的“滚灯”。特别是蝴蝶灯，“轮
子一滚动，装在滚轮上的两根铁丝就带动两只
翅膀上下扇动”，在青石板上推行时，宛如彩蝶
低飞。而用鲜橘制成的“桔灯”，则透着水乡泽
国的灵秀。烛光透过薄薄的橘皮，晕开一团温
暖的红，像是把秋日枝头的丰收，延续到了春天
的夜晚。最为动人的景象，是“布龙灯、草把龙

灯串乡入室”。人们用寻常的布匹与稻草扎制
的龙灯，沿着古老的村道，挨家挨户地游走，进
入每一户人家的堂屋，在祖先牌位前恭敬地舞
动几下，带去祝福，也带走晦气。这，是荆楚大
地特有的祈福。

俗话说，“正月十五闹元宵”。按照荆州民间
习俗，正月十五闹元宵，闹的就是赛灯、观灯与赏
灯。对此，明代文学家袁中道一首《元宵》，为我
们描绘了元宵佳节时赏花灯、观舞龙的热闹场
景。一句“十里靓妆光照地，一城灯火气薰天”，
就让我们感受到荆州古城万人空巷的热闹劲头。

元宵张灯的起源，民间有两个不一样的说
法。一说是东汉明帝时，为崇佛而“燃灯表佛”，
自上而下推展开来；另一说，则更富戏剧性。百
姓骗为了过欲降灾人间的天神，集体挂灯放炮
制造火势假象，用专家们的话来说，是“人们靠
智慧躲过了一场灾难”。真实的历史，或许介于
两者之间。汉代宵禁森严，唯有上元夜特许弛
禁，可以“让百姓随意玩乐”。这一夜的自由，尤
为珍贵，百姓们自然要尽情欢庆。张灯时长，从
汉代的一晚，到唐代的三晚，再到宋代的五晚，
灯事越来越长，百姓的欢乐也就越来越绵长。
明代，甚至规定“正月初八日晚上开始张灯，正
月十七日晚上落灯”，足足十天的灯火，照亮了
冬春之交最寒冷的夜晚。

那时，元宵夜的荆州街头，是一场流动的民
间艺术博览会。“玩灯”的队伍浩浩荡荡，各有绝
活。龙灯，自然是主角。荆州的龙灯，讲究“九
节”或“十二节”，舞动时如真龙翻腾，夜晚龙身内
的烛火连成流动的光带，蔚为壮观。更独特的是

“草把龙灯”，全用稻草扎成，舞动时沙沙作响，带
着田野的质朴气息。采莲船与蚌壳精的表演，彰
显水乡特色。采莲船竹篾为骨，彩纸为衣，船中

“艄公”与“船女”对歌问答，唱的往往是即兴编就
的吉祥话，考验的是歌者的急智。蚌壳精的表
演，更是充满戏剧性。两片巨大的彩绘蚌壳时开
时合，美丽的“蚌仙”忽隐忽现，与捕蚌的渔翁周
旋嬉戏。高跷队，踩着数尺高的木腿如履平地，
扮演着三国人物、八仙过海；腰鼓队，节奏铿锵，
莲湘击打声清脆悦耳……各支队伍“游行表演，
到处鼓乐喧天，鞭炮轰鸣”，而围观者“推前拥后，
欢声雷动，大有闹个天翻地覆之势”。这种狂欢，
并非无序。旧时，各街区、行会都会组织自己的
玩灯队伍，暗中较劲又彼此学习。技艺最高超
的，能赢得满街喝彩，也为自己的社区赢得荣
誉。元宵夜的比拼，是另一种形式的“竞渡”，展
现的是民间蓬勃的创造力与集体荣誉感。

“高张灯谜费疑猜，勾引文人逐队来。堪笑

菜佣褦襶子，无端侧耳乱敲推。”清代沙市文人
陈士埙在《沙市竹枝词》中描绘了一幅生动的元
宵灯会猜谜图。从诗中可以看到，就连粗笨的

“菜佣”，也凑到灯谜前侧耳思索、胡乱推敲。这
个细节告诉我们，荆州元宵节的猜谜活动早已
突破了文人雅士的小圈子，成为贩夫走卒也能
参与的全民智力游戏。

猜灯谜，在荆州称之为“打灯虎”。一个“虎”
字，道出了谜语的难度与挑战性。而奖品的设
置，更激发了各阶层民众的参与热情。灯谜的内
容，从经史子集，到农事俗谚皆有涉猎，雅俗共
赏。鲜为人知的是，荆州这片土地或许正是中国
谜语文化的重要源头。考古人员从荆州出土的
楚简中，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字谜。如，谜面“羊才

（在）火上，玄裘甚好”。谜底，是“羔”字。谜面通
过字形的拆分（“羊”在“火”上）和语义提示（“玄
裘”指黑色羊羔皮制成的华贵衣服），引导猜出

“羔”字。楚人好隐语，屈原的《离骚》中，便充满
了象征与隐喻。这种思维习惯，体现在文字上，
就催生了早期的字谜。当元宵张灯的习俗，在汉
代定型后，楚地的这种文字游戏，自然地便与灯
火结合，产生了“将谜条贴在花灯上”的活动。从
这个意义上说，荆州人元宵猜灯谜，延续的竟是
两千多年前祖先的智力趣味。

古人有诗云，“今夕是何夕，团圆事事同。”
三千年灯火，照见是团圆。在荆州，元宵节是一
定要吃元宵的。这个习俗，连接着一段古老的
传说。传说，有一年正月十五，楚昭王乘船回纪
南城时，见江面上有不断浮现，从江里捞起一个
圆形漂浮物，切开后发现“瓤红如胭脂，味甜如
蜜”。孔子告知楚王，这是“浮萍果”，并说“得之
者复兴之兆”。此后，每到十五，楚王便命人用
米粉仿制浮萍果，并“以山楂作馅，煮熟而食”。
这个传说，将元宵与“复兴”相连，赋予了食物深
远的寓意，即家庭的团圆，是民族振兴的基础。
如今，荆州特色的“橘羹汤圆”，更是楚地一绝，
入口“甘甜略酸，清香无腻”。甜品中，橘子的选
用，暗合屈原《橘颂》的意象。一口汤圆，竟能吃
出不同的滋味。

荆州花灯，见映照过楚国的兴盛与三国的
烽烟，更见过唐宋的繁华与明清的市井。从汉
代宫廷的第一盏宫灯，到今日古城墙上的现代
灯彩；从楚简上稚拙的字谜游戏，到公园里男女
老少的猜谜欢笑；从楚昭王船头的“浮萍果”，到
千家万户碗中热气腾腾的汤圆，元宵节走过了
一条长达三千年的文化长河。让我们循着这绵
延不绝的灯火，走进一场属于荆州的、关于光、
智慧与团圆的上元叙事。

南朝梁宗懔所著《荆
楚岁时记》是一部重要的
岁时民俗文献，系统记载
了荆楚地区的岁时节令和
民间习俗。其中，关于春
节期间正月十五（上元节、
元宵节）的记载十分重要，
也尤为丰富和详细，主要
内容涉及豆糜祭门、登高
逐鼠、迎紫姑占卜等习俗，
融合了农事祈福、鬼神信
仰与家庭祭祀等多重内
涵，值得仔细解读和认真
研究。

其一，豆糜祭门。《荆
楚岁时记》载：“正月十五
日，作豆糜，加油膏其上，
以祠门户。先以杨枝插
门，随杨枝所指，仍以酒脯
饮食及豆粥插箸而祭之。”
这一祭祀仪式，分为两个
步 骤 ：一 是 精 心 制 作 祭
品。用豆粥（豆糜）浇上油
脂（油 膏），作 为 主 要 祭
物。二是讲究祭祀方法。
先在门上插杨枝，按照杨
枝所指的方向，摆设酒肉、
饮食及插着筷子的豆粥，
然后进行祭祀。这一习
俗，是源于蚕神信仰。隋
代杜公瞻注引《续齐谐记》
故事解释，就是其缘起。
据载，吴县张成夜起时，看
见一个妇人，站立在宅子
的东南角，自称是蚕室之
神，嘱咐他明年正月半，制
作白粥泛膏，进行祭祀，就
可以使得蚕桑丰收。张成
照她的话去做，果然大得
蚕。于是，众人纷纷效仿。

其二，登高逐鼠。对
于上述的豆糜祭门，由于
口口相传，后世遂相沿成
俗，并演变出“加肉覆其
上，登屋食之”的做法，而
且祭祀的同时念咒：“登高
糜，挟鼠脑，欲来不来？待
我三蚕老。”这句咒语，体
现了人们驱鼠护蚕的意
图。有文献认为，正月十
五的“登高食粥”，并非仅
仅是为了纪念蚕神，更带
有实际巫术目的。上述咒
语中的“挟鼠脑”，直指驱
鼠目的，而“待我三蚕老”
则是祈求蚕事顺利。这一
习俗将祭祀与巫术结合，
祭神后分食祭品，又带有

“人神共食”以获福佑的意
味。登高行为的象征，是
为了接近天神，增强祈愿
的效力。宗懔又引《石虎
邺中记》“正月十五日，有
登高之会”，说明元宵节登
高习俗并非当时才有的，
而是古已有之。

其三，迎紫姑占卜。
《荆楚岁时记》记载：“其
夕，迎紫姑，以卜将来蚕

桑，并占众事。”紫姑信仰是正月十五
的重要民俗活动。关于紫姑的身世，
刘敬叔《异苑》的记载最为详尽：“紫姑
本人家妾，为大妇所妒，正月十五日感
激而死，故世人作其形迎之。咒云：

‘子胥（云是其婿）不在，曹夫人（云是
其姑）已行，小姑可出。’于厕边或猪栏
边迎之，捉之觉重，是神来也。平昌孟
氏尝以此日迎之，遂穿屋而去。自尔，
着以败衣，盖为此也。”这一则记载，将
紫姑塑造成受压迫而死的妾室形象，
民众因同情她的遭遇而奉之为神。关
于迎请仪式，需要在厕边、猪栏边等场
所进行，念诵特定咒语，“捉之觉重”，
作为紫姑显灵的征兆，仪式感极强。
宗懔又引《洞览》的记载，帝喾女将死
时说“生平好乐，至正月，可以见迎”，
说明紫姑信仰与古代女神崇拜有关。
此外，《杂五行书》称“厕神名后帝”，
《异苑》记载，陶侃如厕，见人自称“后
帝”，预言其“贵不可言”。宗懔认为，
后帝之灵凭借紫姑而言，体现了厕神
信仰与紫姑崇拜的融合。

值得注意的是，宋代以后，正月十
五的灯会、游艺等新型活动，逐渐成为
发展的主流，但是《荆楚岁时记》所载的
上述古俗，并未完全绝迹，仍然有所遗
存。比如，知名诗人范成大在《上元纪
吴中节物俳谐体三十二韵》诗中，就提
到了“祭灶迎紫姑”，说明到了南宋时
期，迎紫姑的习俗依旧存在。而“登屋
食粥”的逐鼠仪式，在明清的方志中也
偶见记载，但已逐渐衰微。

综上所述，《荆楚岁时记》对正月十
五习俗的记载，不仅保存了古代荆楚地
区的岁时民俗，还通过引证《续齐谐记》
《异苑》《洞览》《杂五行书》等文献，揭示
了这些习俗的起源与演变。豆糜祭门、
登高逐鼠、迎紫姑占卜等习俗，既反映
了彼时民众对蚕桑生产、家庭福祉的祈
求，也体现了古代神灵信仰与岁时节令
的紧密结合，具有重要的民俗学和历史
学价值。

春节渐近，荆州古城内外，年味已然浓郁。
登临沙市中山公园卷雪楼，静伫便河之畔，望着
眼前风物，不觉想起公安三袁笔下的荆州新
春。四百年前的晚明，三袁兄弟用文字为我们
勾勒出一幅生动的江汉岁时春节图景，既有市
井狂欢的人间烟火，亦有楚风遗韵的千年绵长，
更裹着文人身处时代的心境与沉思。

在袁宏道的笔下，腊月至除夕的荆州，填满
了商贸的活力与节庆的喧嚣。明万历年间，沙
市已是“舟车辐辏，百货云集”的长江中游重
镇。万历二十六年（1598 年）的除夕，刚辞去吴
县县令、携宦海倦意归乡的袁宏道，立于沙市砚
北楼的雕花木窗前，提笔写下“汉阳江上浪如
雷，沙市街头酒似醅”。凭栏远眺，江景与市景
浩荡铺开。上游来的盐船吃水极深，船舷几乎
与水面平齐；下游运来的苏杭绸缎，在冬日的阳
光下泛着柔光。码头脚夫喊着浑厚的号子，将
一袋袋货物扛上石阶；账房先生则躲在厚厚的
棉帘后，噼啪拨弄算盘，核算着一年的盈亏。空
气里混合着桐油、香料、干鱼和尘土的气味，这
是独属于沙市码头的年底气息。

袁宏道用诗句捕捉了这一混沌而蓬勃的场景
中的细节：“行过一桥人语杂，满街都是木屐鞋。”
那“哒哒”作响的木屐声，清脆地敲击着街巷的青
石板路，应和着江涛的节奏，成了晚明荆州春节最
富市井生命力的背景音。商贾们揣着刚结清的银
票，涌入便河边的酒肆，叫一壶本地的“堆花酒”，
就着滚烫的鱼羹，听一出楚调的咿呀，将一年的辛
劳与算计，都暂时浸入这岁末的微醺里。

袁中道《游居杮录》中却藏着更细腻的荆州
除夕市井。他对当时的新奇烟火“地老鼠”印象
深刻，详细记述：“市上火爆，有以铁为架，中实
药，发时如大花，名‘地老鼠’，甚可玩。”这种烟火
点燃后贴地旋转、嘶鸣喷花，引得孩童追逐惊笑，
其原理形制，在今日乡间的烟火中仍可见遗风。

“除夕夜市千灯照碧云，鱼脍银丝贮玉
盆”。年夜饭的精华，在于长江的馈赠。擅长烹
鱼的荆州厨娘，能将数斤重的江鲩片得薄如蝉
翼、轻可吹起，再摆回鱼形，“缕缕银丝，盛以青
瓷”，佐以姜醋芥辣，是宴席上最清雅也最隆重
的一道。这不仅是美味，更是楚地“饭稻羹鱼”
饮食传统在节庆时的极致呈现。

袁宏道归乡后所作《乙巳元日》，更是定格
了公安县正月初一的本真模样：“湖柳侵街水接
门，东风缬缬澹微温。”公安城依江傍湖，垂柳轻
拂街巷，江水漫至门前石阶，荆江的温润水汽驱
散了残冬寒意，百姓忙着张贴楚地特色春联、祭
拜灶神，家家户户的屋檐下都挂起了腊肉——
这是荆州人过年的必备风物，咸香浸透岁月，恰
如《游居杮录》中“腊肉挂梁柱，新衣换旧裳”的
市井描写。

正月初一的“迎春”大典，是官方与民间共襄
的盛举，将春节推向第一个高潮。《荆楚岁时记》
和《江陵府志》都有记载，是日官府会率众于东郊
祭拜春神“芒神”，百姓则倾城而出。荆州迎春的
核心，是楚风与民俗的深度交融。队伍之中，“罗
额鲜妍棼綵胜，社歌缭绕簇芒神”，百姓额间的彩

胜精巧别致，绣着梅枝、楚鸟纹样，延续着荆楚迎
春的古俗；主宰农事的芒神被众人簇拥，婉转的
社歌里混着楚地童谣，既是对来年五谷丰登的祈
愿，也藏着儒家“重农”思想与荆楚本土巫祭文化
的碰撞。表演环节更见楚风遗韵，头戴犀牛角
冠、手持桃木剑的巫女舞，舞者腰肢摇曳，模拟
《荆楚岁时记》中“腊日逐疫”的古仪，在火光中驱
邪纳福，恰如袁中道《三湖杂咏》所记：“社鼓声催
巫女舞，楚腰摇曳月华新”。

晚明商业资本的活跃，为这场古老仪式镀
上了新的光泽。财力雄厚的山陕盐商、徽州布
商为博取声望，竞相出资添置仪仗。于是，芒神
的泥塑披上了苏绣锦袍，傩舞者的头饰缀上了
真正的珍珠贝壳，游行队伍蜿蜒数里，旌旗蔽
日，鼓乐喧天。袁中道在春游沙市时，以更富动
感的笔触记录下荆州春日那不可遏制的民力涌
动：“渚宫十万户，狂走为春忙。”一个“狂”字，写
尽了节庆期间，十万户人家为迎接春天而奔走
忙碌的沸腾景象，这正是迎春民俗深厚群众基
础的真实反映。

在这场举城若狂的公共仪式中，袁宏道却
常保持一种审慎的观察与自省。他在《人日自
笑》一诗中，便透露出这种独特的节日心境。人
日是正月初七，仍在年节之中，他写道：“是官不
垂绅，是农不秉耒。是儒不吾伊，是隐不蒿
莱。……是人总潦倒，非天总厌怠。”他自嘲在
节日里，不像官员那样垂绅正笏，不像农夫那样
手持耒耜劳作，不像儒生那样咿唔诵书，也不像
隐士彻底遁迹山林。这种状态，恰恰是节日赋
予文人的一种暂时“悬置”的自由。这种于普天
同庆中反观自身的“自笑”，揭示了一种更深层
的文化姿态，在集体的狂欢中，保持个体精神的
清醒与独立。这种“闭门”静思与街巷“狂走”的
鲜明对照，恰恰构成了晚明荆州立体的精神图
景，一边是市井百姓用全部热情拥抱节俗的鲜
活生命力，另一边是敏感文人对自我存在与生
命节奏的持守与沉思。

元宵之夜，荆州的春节氛围推向顶峰。袁
宗道笔下“千炬金栀映绮筵”的句子，写尽了满
城灯火的奢靡。《江陵府志》记载“上元灯市，昼
则千灯竞放，夜则火树银花”。沙市老街，便河
两岸，千百盏灯笼同时点亮，勾勒出檐角的曲
线与水波的皱褶。袁宗道《元夕》一诗中，便以

“六衢今日人如蚁，到处筒花吐金蕊”勾勒这份
繁华——“筒花”即烟花，晚明荆州手工业精进，
烟花制作愈发精湛，一朵朵金蕊在夜空绽放，照
亮古城墙的飞檐与便河的水波；主街人声鼎沸，
往来行人摩肩接踵，既有本地百姓携家出游，也
有滞留码头的客商驻足赏景，市集上彩灯高悬，
红纱漫卷，“十里红纱遮醉玉”的盛景里，酒肆的
欢笑声、戏班的唱腔、孩童的嬉闹声交织，成了
荆州城最动人的市井烟火。

荆州元宵的烟火气里，藏着独特的饮食与
民俗符号。百姓端出的元宵夜传统吃食“橘羹
灯圆”，以江陵特产朱桔熬羹，与糯米圆子同煮，
色如琥珀、甜润回甘。《湖广通志》载其制法：“江
陵朱桔上元作羹，和糯米圆子，号‘橘羹灯圆’”，

袁宏道的诗“圆子堆盘橘似珠”，正是对这一荆
州元宵标配的描摹。

而士大夫家宴上则备有“柏叶糕”，以本地
米粉掺楚地柏叶汁蒸制，和蜜食之，取柏叶常青
之意，既承楚地驱邪迎新的古俗，也藏着对天地
自然的敬畏与福寿绵长的祈愿。这两样皆为
《荆楚岁时记》所载楚地元夜古食：橘羹灯圆甜
润寄团圆，柏叶糕清苦寓长青，一甜一清间，满
是朴素的年节心愿。

便河之上，莲灯如星子散落，漂向长江，河底
沉睡着前朝的铜钱与瓷片，既有节庆的浪漫，也
有历史的厚重。三更过后，烟花散尽，游人渐归，

“月洗天街净如水”，荆州街巷终于重归清寂。
而元宵夜的砚北楼，则是袁氏兄弟与本土

文人雅集之所，成为喧嚣节庆里的一方清净
地。书房里，竹帘滤掉了部分市声，炭盆中燃着
松柏枝，发出细碎的噼啪声，清香弥漫。案上除
笔墨纸砚外，必有一把提梁紫砂壶，温着用柏
叶、白术、肉桂浸制的屠苏酒。按照楚地古俗，
饮此酒需从年少者起，寓意“得岁”。

袁宏道、袁中道与三五同道友生围坐，不谈
科举时文，不论官场沉浮，只品评倪瓒的山水、
诵读苏轼的小品，或即兴挥毫，写下“独抒性灵，
不拘格套”的诗文。窗外的锣鼓笙箫隐隐传来，
反倒衬得室内这一方天地更为清寂自足。“湖柳
侵街水接门，东风缬缬澹微温。”这是袁宏道在
《乙巳元日》诗中流露的心境，正是这种于极致
热闹中寻求精神安顿的写照。”春意已悄然涌
动，但他更向往的是一份在节日里愈加清晰的、
对内在自我的持守。

袁宏道常闭门谢客，或踱至龙堂寺，听老僧
敲响元宵的钟声，钟磬余音里，混杂着远处沙市
码头货船的动静。“久乘下泽无官韵，乍著红衫
有折痕”，新制红衫带着折痕，避开市井的热闹，
独守“归来且坐梅花下”的清寂，在梅香与浅酌
中，藏着文人与浮华市井的疏离。最终，他们都
归于本真，“菜盂粥椀坐团圞”，在家人团圆的温
情里，守着文人的风骨，皈依精神原乡。

公安三袁笔下的荆州春节，从来不是孤立
的节庆描摹，而是一幅立体的晚明荆州社会图
景——沙市码头的漕运商船，载着白银与货物，
撑起市井的繁华；便河之上的莲灯，漂着楚地千
年的图腾信仰；龙堂寺的钟声，回荡着文人的困
惑与求索；古城墙的砖缝里，嵌着政治的裂痕与
民生的温度。这里的年味，是荆江水汽与炭火
的交融，是楚风巫韵与码头经济的碰撞，是市井
狂欢与文人清寂的共生，每一处细节，都刻着荆
州专属的地域印记。

四百年岁月流转，荆州古城墙依旧矗立，沙
市老街的腊肉仍在梁上飘香，便河的莲灯变成
了满街的灯笼，章华寺里的钟声里，依然回荡着
三袁的追问与求索。那些诗行早已化作楚地风
物的一部分，让荆州的春节，不仅有烟火的热
闹，更有文化的厚重与时代的回响。公安三袁
用笔墨凿开的，是文学革新之路，更是古老荆楚
文明在转型期的精神切片，让这份藏在江汉烟
火里的年味，跨越时空，愈发醇厚。

公安三袁笔下的“荆州年味”
□ 余 波


